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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见

    不只是“大手笔”的“梦幻城堡”，大到在

上世纪 80年代名噪一时、由整块热玻璃切割
而成的世界首款弯曲玻璃扶手椅“幻影椅”，

小到一只簪花高脚杯，一柄鼻烟壶，一枚装饰
玻璃珠，都隐藏着设计制作者的巧思和心血。

其实，玻璃这种材质，在我们的生活中
随处可见，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高大上”的

创意材料，为设计师、艺术家、工匠搭建起大

展才艺身手的绚丽舞台。比创意、比工艺，打
破规则、追求极致，这才有了一件件佳作源

源不断、应运而生。
在人类制造技术已能“上天入地”的当

下，一批设计师、创作者仍以双手的温度，和
常人难以想象的工匠精神呵护着晶莹剔透

的想象力，用玻璃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创意

颠覆。

惊人的可塑潜质
让设计师趋之若鹜

经过烈火高温灼烧，坚硬脆弱的玻璃突
然变成了透明胶质，如饼皮一样，任由人拉

伸、吹制，锻造心目中理想的形状。这是建筑
师安藤忠雄隐匿于意大利的小岛上与工匠

合力创作花瓶时，对玻璃产生的第一印象。
从来都和自己钟爱的清水混凝土打交道，倏

然和剔透的玻璃亲密接触，安藤忠雄陷入了

设计的“初恋”。
几何形玻璃花瓶 Ando是安藤忠雄用玻

璃设计建筑以外作品的“处女作”，也是他寄
予厚望、力图以日式设计理念颠覆西方玻璃

传统的作品。此前，他也用过在混凝土外覆
盖玻璃幕墙的设计手法，让混凝土外观变得

柔和。与驾驭混凝土时的自如状态相比，玻
璃与之搭配体现的深邃感一度让他意外和

措手不及。而设计制作 Ando花瓶时，当他见
证工匠把滚烫的玻璃熔浆灌入自己事先设

计制作的模具，经过手工吹制和喷水打磨之

后成型，竟然想把自己的心封存其中。用安藤

忠雄的话来说：“目光与玻璃对视片刻，眼前
所见是拂去尘埃后纯粹，柔和的光芒折射缓

缓流动的温柔。”这位建筑大师就是在熔炼、
设计玻璃作品的过程中看见不自知的内心纯

净的部分。
见识过玻璃的惊人可塑潜质，不少设计

师和创意工作者都会像安藤忠雄那样为之着

迷。被称为设计界“奇女子”的希妮·博尔里
（Cini Boeri），打造幻影椅的过程和安藤忠雄

铸造 Ando花瓶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加热后
的玻璃变成富有弹性的胶体，希妮和工匠顺

着熔浆流淌的方向，以顺其自然的手法，将其
“拉制”成了一把带着自然曲线的扶手椅。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被设计行业公认为是大胆
创意和高超技巧的结合。这也是全球首款弯

曲玻璃扶手椅的由来。
国内的玻璃创作者同样也在探索玻璃可

塑性领域中驰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
建中，借鉴陶瓷技法让玻璃在灼烧过程中产生

窑变，用玻璃塑造出“风吹大漠的流动感”；朱
丽越在上海虹桥天地办公场地创作时，用“雾

状水珠”、玻璃泡和大块玻璃三层不同的玻璃
造型组合，塑造出石油被泼出去油花四溅的

流动感，也被业界和媒体视为颠覆之作。
“能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创新的，并不

一定是新材料，而是设计者、工艺师，找到传
统材料新的用途、加工和构造方法。”《欧美工

业设计 5大材料顶尖创意》的作者克里斯·莱
夫瑞特（Chris Ralphrhett）如是说。找寻传统

材料新打开方式，在掣肘和规则束缚之下突

破创新，难度更高，但效果常常更能令人叹
服。而玻璃因为在加热之后产生的“变数”，恰

恰就为创意工作者寻找创新途径提供了可
能，即便整个过程需要付出大量别人看不见

的心血和艰辛，依然让他们趋之若鹜。

严谨脆弱的工艺
仍需工匠双手呵护

“和玻璃打交道的人很需要安静，它们在
高温中充满柔韧，也很听话，有点像蜂蜜，看

似能被任意调制出各种造型，但大多数时候，
它们调皮、叛逆、脆弱又很敏感，还有高温的

危险，你得时刻注意它们，理解它们的‘语
言’，就像呵护孩子一样。”如果不是“熊孩子”

的捣蛋，米格尔制作“梦幻城堡”耗费了多少

时间和精力，恐怕外行人少有关注。而现在，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看似信手拈来的创造，实

际上每一步都充满着探索的艰辛。

还是拿米格尔创作“梦幻城堡”来举例
子，光是制作城堡的玻璃穹顶难度就很大，以

至于这位继承百年玻璃世家手艺和设计能

力，从 15岁起就和玻璃打交道的“老法师”需
要用一个星期来思考解决方法。

而在笔者接触过的玻璃艺术家、设计师

群体中，被玻璃熔融上千摄氏度的温度，烫

掉指甲似乎是家常便饭。一位专注于玻璃材

质的设计师却豁达地说：“爱上玻璃，谁能不
受一点伤呢？”守住一腔炉火，埋头创作，正

是这群爱上晶莹剔透的探索者的日常真实
写照。

事实上，不只是现代，据考证，在 2000多
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国的工匠们已经娴熟掌

握了古玻璃“蜻蜓眼”的制作工艺。最显著的

证据就是战国墓穴中出土过蜻蜓眼纹古玻璃
珠饰。用古玻璃研究专家牧之的话解释，战国

工匠要将玻璃坯拉成某种指定形状，应该用

的是将一根耐热的细长棍蘸上玻璃料，慢慢

滚成一个胎体的方法。这些被称为“蜻蜓眼”、
像蜻蜓复眼一般的细小装饰，需要趁着 100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玻璃坯饱有延展性时，用
热熔后的玻璃原料一层层滚着贴上去。“很多

史籍上对古玻璃是有记载的，只不过有的语
焉不详，披着神话外衣，还有把古玻璃和其他

珍珠美玉混为一谈的。”

而让人遗憾的是战国工匠如何能掌握这
种复杂工艺，而后又随着社会动荡而失传都

是亟待解开的谜题。只是，人们现在所知道
的，时至今日，玻璃创作者们仍以精工细作的

的工匠精神守护着玻璃创作的严谨工艺。
不仅是年过花甲的米格尔甘用三个月的

“蛰伏”为人们造出城堡之梦，像朱丽越这样

的年轻创作者，在完成“石油”泼出去造型的

玻璃作品时，动用了 2000多个挂点和 1000

多根钢丝进行悬挂，不惜工本，只为了达到心

目中理想的效果。
“加热时捉摸不定，凝固时却似缓缓流

动，能用最纯净的语言和人们做着心灵的交

流，这恐怕就是玻璃作品的最大魅力，也是人
们愿意用匠心去守护这项创意的原因之一，”

做了多场玻璃作品展览的策展人娇娇坦言。
在她看来一件关于玻璃设计的事情也很有

趣，一些抱有童心的大师在创作状态渐入佳
境、炉火纯青之时，作品会越来越具有孩童

气，作品风格甚至和孩子的绘画越来越相似。
“不得不说，让人心灵洗去铅华，恢复纯净，也

是玻璃的魅力。”

晶莹的想象，独特的匠心———

他们用易碎材质跳起创意的颠覆之舞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熊孩子”事件有了暖心的结局，
“熊孩子”与其家长认识到了错误，博物馆找到了有针对
性的“治愈良方”，牵动众多网友的心的“梦幻城堡”，也
已进入修复的研究阶段。

而此事件之中，更让人啧啧惊叹的是，“梦幻城堡”
是由 60 多岁的玻璃工艺师、设计师米格尔·阿里巴斯
（Miguel Arribas)以一己之力，花费了 3个月时间倾力

打造完成的。炫目、梦幻的设计背后隐藏着作品铸造者
鲜为人知的“疯狂”的匠心。

究竟是玻璃有着亘古不变的魅力才让设计师和艺
术家欲罢不能，还是探索与挑战从来都是人类基因中的
一部分，答案似乎难以分辨。但能在脆弱材质上悠然跳
起创意的颠覆之舞，这样的匠心故事和对设计之美孜孜
以求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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